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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走了，他是中国科技界当之无

愧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科技界的‘掌舵

者’之一。”

8月17日晚，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周光召在北

京逝世，享年95岁。作为他的学生，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吴岳良回忆恩师时深情地说。

周光召是一位顶尖物理学家，视野开

阔，影响深远，总能快速洞悉新思想，更

是一位备受尊重的政策制定者和领导者，

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国际科学交流与

合作等作出了巨大贡献。

除此之外，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第

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

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

面还要大。”这正是周光召人生的注解。

为国家三次放弃热爱

家国情怀是周光召身上最厚重的人生

底色。因为国家需要，他三次放弃自己热

爱的科学事业。

1957年1月24日至1961年2月20日，周

光召被派往位于苏联杜布纳的联合原子核

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等方面的

基础研究。当时的粒子物理学正经历深刻

变革，物理学家陷于如何处理实验发现的

诸多新粒子的困境。在杜布纳，周光召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获得了诸多重要的

研究成果。

“他的工作处在科学前沿，与同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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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中国科技界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
○胡珉琦  韩扬眉

相关工作、后来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

学家处于同一水平。他如果继续做，相信

一定会有很多突破。”吴岳良说。

杨振宁曾这样评价：“周光召在杜布

纳工作的时期是多产的，他在苏联《实验

与理论物理》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当

时我在美国研究了他的这些论文，尤其是

他关于赝矢量流部分守恒的工作。他在美

国被认为是联合核子研究所最杰出的年轻

科学家。”然而，当得知中国原子弹研制

事业需要人才后，周光召主动请缨，决定

立即回国。

1960年11月，钱三强正在苏联莫斯科

参加联合核子研究所各成员国代表例会，

当时的青年学者周光召、何祚庥和吕敏主

动找到钱三强并递交联名信。周光召在信

中表示：“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

家，我愿意放弃自己搞了多年的基础理论

研究工作，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

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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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周光召正式加入核武器

研制队伍，从此隐姓埋名近20年，协助邓

稼先完成核武器理论设计工作，为中国核

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直到1979年，周光召回归他热爱的理

论物理研究事业。在理论物理所，他与苏

肇冰、郝柏林和于渌在“关于非平衡量子

统计的闭路格林函数”研究等方面取得

重要进展，相关论文成为物理学界的经典

文献。

周光召的科研热情仍在持续高涨，可

当他得知自己可能要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时，他决定再一次放弃自己的兴趣。

那是1986年，吴岳良即将博士毕业并

计划到国外开展博士后研究。临行前，周

光召问他：“你将来‘翅膀硬了’，可能

会面临很多选择，不过一旦国家需要你做

出某种选择时，你是否能服从国家需要、

回来服务国家？”吴岳良给出了肯定的答

案，周光召很是满意。

1987年，周光召正式担任中国科学院

院长、党组书记。十年任期结束，周光召

经历了短暂的科研时光，再次因国家需

1957 年，周光召（右 2）与王淦昌（右 1）、赵忠

尧（左 1）、胡宁（左 3）等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

研究所研讨工作

要，离开了科研岗位。

后来，吴岳良才明白出国前周

光召问的问题，也明白了周光召的

选择。“面对选择，周先生衡量的

是哪个地方能发挥更大作用、为国

家作更多贡献。”

理论物理所从全国走向世界

1984年，在时任所长周光召的

大力支持下，理论物理所建立了我

国第一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欧阳

钟灿幸运地成为了其中一名年轻的

科研新兵。1998年至2007年，欧阳

钟灿连任理论物理所所长。他坦言，自己

的整个职业生涯和理论物理所共成长，而

这一切都深受周光召的影响。

“理论物理所‘开放、流动、竞争、

联合’的基因最早是由周先生植入的。”

现在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所研

究员的欧阳钟灿回忆说，周光召经常强调

“理论物理所是全国理论物理学界的研究

所”。1985年，正是在这一理念下，理

论物理所成为第一批开放所，面向全国

开放。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当时国

内各个研究单位的经费都很紧张，组织学

术会议和出访活动很困难。但周光召提

出，在安排出国访问时，要从全国理论物

理学界遴选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出访，要推

荐能学到国外经验、回国分享给其他理论

物理同行的人。理论物理所还坚持举办一

些面向全国的学术活动，这种开放的传统

一直延续至今。

2002年，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霍金访

华。当被问及谁最有可能成为诺贝尔物理

学奖得主时，周光召并未回答霍金，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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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了美国卡弗里理论物理所所长David 

Gross。

两年后，不仅“预言”成真，而且得

益于周光召的国际影响力，David Gross受

邀成为理论物理所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

当时，理论物理所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首批

进行国际评估的4个研究所之一。

而作为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周

光召，为相关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让欧

阳钟灿尤为感动的是，每次2～3天的会

议，从早8点到晚8点，他都亲自参加讨

论，听取汇报。“用周先生的夫人郑老师

的话说，这比他参加其他的会还辛苦。”

有了周光召的积极参与，作为他好

友的David Gross、法国科学院原院长E. 

Brezin、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等国际顾问

委员，每一次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都没有

错过。

欧阳钟灿表示，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

一流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作支撑，2006年6

月，美国卡弗里基金会才会将亚洲第一个

卡弗里研究所落户理论物理所，成立了中国科

学院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从此，理论物

理所的国际化更上一个台阶。

一生热爱科学 
坚持求真唯实

周光召一生热爱科学，坚持求真

唯实，敢于质疑并与权威叫板。

在苏联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期

间，一次讨论会上，一位著名教授报

告了自己关于粒子自旋问题的研究成

果，而周光召却阐述了相反的意见。

那位教授恼怒地说：“你的意见没有

道理！”

周光召没有立即反驳，而是用

了3个多月的时间一步步验证了自己的

观点，相关论文发表于《实验与理论物

理》。这也是后来著名的“相对性粒子螺

旋态”理论成果之一。

周光召不迷信权威的态度，为后来推

进核武器研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第

一颗原子弹的总体计算陷入困境，科研人

员为一个关键数据反复计算了9次。由于

是苏联专家提供的数据，很多人都想当然

地认为是正确的。周光召巧妙利用最大功

原理论证了苏联专家数据的不可能，终结

了争论，推动总体计算继续进行。这是他

为原子弹研制立下的首功，为推动核武器

研制中的自主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注科学发展前沿，是周光召一辈子

的坚持。后来，他因病住院，在此期间，

科学突破成了最能打动和慰藉他的事

之一。

有两件事给吴岳良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6年，美国科学家宣布首次直接探测到

引力波的存在，这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实验验证中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这一科

学突破震惊世界。国内电视媒体采访了吴

1972 年，杨振宁（中）回国，与邓稼先（右 2）、

王承书（左 1）、张文裕（左 2）、周光召（右 1）

在中科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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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良。

周光召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和吴

岳良接受采访的画面，因病不能用语言表

达的他，激动地用肢体语言颤颤巍巍地

“诉说”他的愿望。站在一旁的女婿看到

后，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致电吴岳良

并邀请他来讲讲引力波。“我讲了大约

半个小时，周先生非常激动，眼睛看着

我，一只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吴岳良

回忆道。

第二次是在2018年，吴岳良完成了

“超统一场论”研究工作。这一工作源于

1996年，回国后的吴岳良与周光召开始共

同研究大一统理论，次年，他们在《中国

科学》上发表了题为《对所有基本力的一

种可能的大统一模型》的研究论文。这是

“超统一场论”最初的想法。而那一年，

周光召又一次因国家需要，担任中国科协

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放弃他

喜欢的理论物理研究。

2018年，论文发表后不久，吴岳良向

老师汇报这一成果。这一次，他慢慢地讲

了一个多小时。吴岳良说，周光召始终坚

持科学研究只有世界第一，没有世界第

二，必须要做世界第一的工作，“这种精

神和对科研的执着，深深影响着我。”

推动原始创新 反对“数论文”

2011年11月15日，周光召突然病倒。

那是在北京会议中心，由中国科学院

院士徐冠华主持的“973”计划专家顾问

组会议上。周光召刚刚作完关于“973”

计划任务的总结讲话，就突发脑出血，倒

在徐冠华的身旁，从此再没能康复。每每

想起这一幕，徐冠华的内心总是百感交

集，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973’计划作为我国基础研究

工作的一面旗帜，倾注了先生大量的心

血。”今年5月，在周光召95岁华诞之

时，徐冠华在《中国科学院院刊》撰文谈

到，周光召提出了一系列有前瞻性的构

想，对“973”计划的战略定位、科学评

价、创新链上下游的结合、人才培养、资

源配置、学风建设等方面都有深刻、系统

的思考，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研

究发展思想体系。

周光召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推动由来

已久。徐冠华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

期，我国资源匮乏，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始性创新不足。解决这

些重大问题，没有模式可以借鉴，也没

有外部力量可以依靠。周光召认为，中国

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采用新的发展思路。

他强调要充分调动科学家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加强原始创新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支撑。另外，他又提出“双驱动”的

战略思想，即基础研究既要依赖科学家在

探索自然现象和规律方面的好奇心，又要

依靠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与历

史使命感。

如今，中国对高质量自然科学研究作

出了很大贡献，在高质量期刊上发表论文

的份额已经排名第一。但徐冠华在文章中

提到，周光召针对我国科技界出现的盲目

追求论文数现象曾提出尖锐的批评：“要

避免评价体系的急功近利，要提倡十年磨

一剑的精神，引导科学家从事更具有长远

影响和重大科学意义的工作。”

周光召强调，要把原始创新能力作为

评价的重要指标，使最有创造性的想法得

到有力支持。

（转自《中国科学报》，2024年8月19日）


